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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王王的的““下下岗岗””风风波波

铁塔银线

■叶龙

“你们听说没，老王就快提前‘下岗’了！”班前会还
没开，机修工小李就开始分享小道消息。

“下岗？怎么可能？老王在咱厂干了一辈子，离退休
还有几年哩，他是犯啥错了？ 不可能啊，就他那个穿钉
鞋还要拄拐棍的性格，犯错是不可能的。 ”熟悉老王的
小张听了，连连摇头。

“还不是因为厂里搞来了一个叫什么 VR 事故体
验机的玩意给闹的。 ”小李解释道。

老王五十多岁了， 虽然只是选煤厂的一名普通机
修工，可全厂人都认识他，甚至附近几个厂都知道这个
厂有个“王牌安全帽”。

老王生命里一大半时间都在和煤炭打交道， 听他
自己说，早年因家贫，十几岁就跟着父亲在一家煤矿
做临时工。 那个年代，一家能有两个人在煤矿，日子不
会差。 可好景不长，老王的父亲在井下休息时，不小心
被“煤溜子”卷了进去……老王接替父亲，成了名正
式工， 但这件事对他而言绝非获得正式工身份这么
简单，他开始对安全有了近乎苛刻的要求。 从自身的
安全保护装备到现场的安全状况， 但凡有一丁点危
险因素，他都拒绝工作，直至风险排除。

后来煤矿停产，老王兜兜转转来到了选煤厂，做了
名机修工。 工作环境的改变并没有让他降低安全要
求，反而“变本加厉”，扩散到身边的工友，渐渐地，老
王得了个“王牌安全帽”的外号。

从班组每个人的安全装备佩戴到当天工作可能发
生的危险，再小的隐患，都逃不过老王的眼，而且他还
追着督促改正排除，以至于班组长每天在班前会上专
门给他留时间“发言”。

刚开始工友们都抱怨，认为老王多管闲事，但几年
下来，班组连一例轻伤事故都没有，大家纷纷竖起了大
拇指，还开起了玩笑：“老王的主职应该是安监员，机修

只是他的兼职吧！ ”
不过，老王这个“王牌安全帽”，却遇上了“下岗”

风波。
原来，厂里不久前新建了一个 VR 体验馆，里面的

事故体验机综合用电触电体验、基坑坍塌、灭火器体
验等 10 项安全体验项目，能最大程度模拟真实场景下
的安全事故，让工人们体验不安全操作形式可能带来
的严重后果。 体验过的人没一个不点赞的，厂里由此
传起来：“这下老王要提前‘下岗’了。 ”

刚开始，老王不服气：“就这个机器，能有啥用？
还能比我几十年的经验更厉害？ ”但体验过一次后，
老王不说话了，这个机器确实比自己“口头教导”要
好得多。

“安全技术越来越先进，跟机器比，人的作用越
来越小，我是该下岗了。 ”老王默默想着。

老王安静了，以前每天班前会上的唠叨声停了，班
组长让说说安全事项，他轻轻摆摆手，然后悄悄离开。
看见工友违章了，他张了张嘴，还是什么都没说。

厂里领导注意到了老王的变化，找他询问情况。 老
王犹豫再三，说出了心里话。

领导听完，哈哈大笑起来：“老王，你糊涂了啊，这
机器里的数据还不是来自你们探索出来的经验嘛。 技
术再先进，只能发挥辅助功能，人始终是安全管理的
主体，尤其像你这样经验丰富的老职工，就是我们厂
的宝，给我一百台机器也不换。 谁说让你下岗，我可跟
他急！ ”

谈完话，老王的嘴角翘了起来，高兴地说：“这机
器提高大家的安全意识，我给大家传授安全经验，本
来就不冲突，现在二合一，安全肯定越来越好！ ”

于是，“王牌安全帽”重新
“上岗”了。 “有你这个‘安
全帽 ’在 ，天塌下来我们
都不怕哩！ ”听到工友这
样说，老王的嘴角翘得更
高了。

（作者供职于北京中煤
煤炭洗选技术有限公司）

■陆继山

离故乡四五里远的地
方，有一个煤质极好的小煤

矿，儿时冬天，去那儿背炭的经历刻骨铭心。
从我们村到小煤矿只有一段蜿蜒起伏的羊

肠小道，要把炭搬回家里，只能用竹篓一点点
背。 春夏秋三季天不冷， 只需少量的炭火做
饭， 父母偶尔去煤矿买一些便能满足日常消
耗。 可入了冬，温度急剧下降，家家户户都要

烧暖一个火炉子过冬 。 用炭量激增 ，
全家人只能冒着严寒和风雪去小煤
矿背炭 。

有一年冬天， 鹅毛大雪飘了整整一
周，积雪深的地方已经没过小孩的膝盖。
母亲出门背炭， 我也拿起小背篓跟了
出去。 天冷路滑，母亲劝我待在家里，
但我硬跟着她， 沿雪地一路找着那条
羊肠小道，往煤矿走去。

虽然只有四五里地， 但我们走了很
久。 雪后的山村格外寂静，甚至看不到鸟儿的
影子，大雪厚厚地覆盖着每一寸土地，我们不
得不慢慢探路，以防陷进坑里。

到了矿上，母亲买了一小堆炭，背篓被装得
冒出个“小山尖”。 她拿了几块象征性放进我的
小背篓，我嫌太轻，伸手又捞了几块大的，然后
得意洋洋站到另一边，母亲笑着对我摇摇头。

母亲负重且拉着我一步步往家走，我们总感
觉到身后有个人影跟着。 走到半路回头发现，一
个顶着头巾的中年妇女背着一个陈旧的背篓，
弯腰在地上捡拾碎炭。 我突然反应过来，因为
母亲的背篓装得太满，不时会洒出一些，她便

跟在后面捡。这时，母亲突然放下背篓，转身朝
她走去。中年妇女见母亲迎面走来，突然起身，
脸一下红了，赶紧起身迎上，卸下背篓递到母
亲手里。不想母亲接过她的背篓，径直走回，将
自己背篓中的炭分出一半。 中年妇女一再拒
绝，但母亲不断劝慰，执意帮她背上背篓，并招
呼她早点回家。

中年妇女很快消失在雪地里，我们继续往
前走， 我问母亲：“那些炭是我们花钱买的，那
妇女有手有脚， 看似不像是没有劳动能力的，
为什么要分给她一半？ ”母亲语重心长说地说：
“正是因为她有手有脚， 这么大的风雪还出来
跟在我们后面捡些不起眼的碎炭，说明她家里
一定遇到了什么困难，咱应该帮一把。 ”

母亲一路走，脚步更加轻快，嘴里还念叨
着：“没想到，今天这一趟，把温暖背到了两个
家里……”

时过境迁，冬天严寒又起，风雪又一次将我
淹没在城市的人海里，我总想起那些年的背炭
经历。当然，最怀念的，是那个没有多少文化但
用她那高尚的品格给我以深刻教育的母亲。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鲍安顺

入了腊月，阴天多，有太阳的日子（黄
天）便很宝贵，所以腊月黄天便成了人们
常说的好日子。 中国人对腊月黄天的认
识，至少有三点共同的文化意识，一是敬
重，二是虔诚，三是膜拜。

中国民间敬重腊月 ， 期间不能乱说
话，更不能骂人，因为那是极不吉利且不
道德的行为。 母亲常说，天寒地冻，腊月黄
天，说了不吉利的话，来年不会得好运。 在
我的家乡， 也有人常言：“腊月黄天的，骗
你不是人！ ”表明所说之话、所做之事，毋
庸置疑。

对腊月黄天的虔诚，源于中国人对神
明的心灵寄托。 此间，谁若言行不慎，就会
为此付出代价，甚至产生严重后果，于是
便有了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这是民俗和
传统，更是文化。

腊月少有晴朗， 覆着云层的天地间，
像凝固了的巨大铅块，即便有阳光，也为
淡黄或惨淡，弥散着一股隐约的苍凉。 遇
上雪天，再有阳光，昏黄的时光会更明显。
黄， 自然是一种腊月季候的气象与天气，
又因近年关，农闲之人的心情自然需要释
放，农耕文明中孕育出的对上苍的虔诚与
渴望抚慰的心境，自然地妙合，从而生成
了许多民俗与传统。

记得一到腊月， 外公整天待在家中，
依偎在火桶里， 手持长竹根制成的烟袋，
用黄草纸卷成纸枚子， 吧嗒吹一口气，纸
枚子就燃起来，然后点了袋烟，开始抽吞吐
云雾的黄烟。 有时，他靠着墙根晒太阳，也
抽着黄烟。 目之所及，一切都是黄的，烟、
纸、竹烟袋，还有昏黄的时光与外公蜡黄的
脸庞，甚至还想到华夏炎黄先祖。 为此我
想，在我们对黄色的敬重与虔诚中，生成
了共同的道德与规范，还有一样的乡愁。

对腊月黄天的膜拜，更多表现在过年
的习俗中。 比如迎亲嫁女的喜酒在腊月
办，旨在求个好兆头，既风光又吉利。 另
外，腊月二十四夜，为民间送灶日，还有掸
尘、洗尘、祭祖等习俗，表达了种种膜拜行
为，更成了人们遵从的礼仪。 另外，还有杀
年猪、腌腊味、做豆腐、熬糖做粿、蒸米酿
酒、杀鸡宰鹅、放塘鱼……一道道民俗风
景中，体现出人情与风情的和谐。

腊月，是吉月，正所谓“大寒无忌界”。
因此，人们在腊月多出了许多忌讳，对自
己的言行举动，要比平时收敛一些，说话
讨口彩，办事求吉利。 还有一个场景，便是
早年夜间的打更者，提着灯笼，打着竹敲
筒， 嘴里不停叫喊：“腊月黄天， 火烛小
心！ ”那夜夜响彻街头巷尾的叫声，至今还
留有时光的惬意和温度。

腊月黄天， 也是腌制腊味的好时光。
我挚爱腊肉， 且喜欢在腊月黄天里食用，
就像腊月的好日子一样鲜美爽口。 是呀，
腊月黄天也与食物一样美好，笼罩着中国
人对黄色的特殊情感，还有道不明、说不
尽的心灵滋养。

(作者为安徽铜陵市作协副主席)

腊腊月月黄黄天天

儿儿时时鱼鱼冻冻香香

■黄小霞

腊月寒冬，我做了鱼头火锅，里面加了豆
腐、白萝卜片等辅料，汤鲜味美。热气腾腾中，
一边吃，一边看着窗外雪花飞扬，思绪不由地
回到多年以前。

幼时家贫，吃鱼是奢侈的事。 好容易有
一次吃鱼的机会，可一条小鱼根本无法满足
家里四个孩子的胃口。 傍晚，忙完活计的母
亲，仔细将鱼洗干净，尽量多加些佐料和水。
等鱼做好，她并不让我们马上吃，而是神秘
地说：“你们乖乖去睡，我保证明天你们几个
都能吃得饱饱的。 要是现在就吃，一人两口
就吃完了。 你们想想，哪样划算？ ”因为相信
母亲，我们于是乖乖睡觉，睡梦中，全是吃鱼
的滋味。

次日醒来，母亲将鱼端到桌上，真得有
满满一大碗！喜出望外的我们端起自己的饭
碗，争先恐后抢食起来，那情形真可以用狼
吞虎咽来形容了。 母亲不吃，她只是站在一

边微笑着，看着我们吃，并不时提醒：“”小心
鱼刺！ 多嚼一嚼！ ”

其实， 那满满的一大碗并非原本意义上
的鱼，而是一大碗鱼冻子。母亲将尽量多加了
水且做好的鱼放在露台上，经过一夜的低温
和寒冷，鱼汤和鱼肉被凝固而已，形似果冻。
虽然鲜美的鱼味被稀释了，并且鱼冻子吃在
嘴里是冰凉冰凉的，但彼时我们四个不谙世
事的孩子仍吃得津津有味、满嘴生香。不能不
说，母亲为让我们得到吃鱼的满足，她是动了
心思的。

如今，吃鱼不再是一种奢侈的事，即便不
是冬天，想吃鱼冻子也可以借助冰箱来实现，
只是生活日渐富裕的人们大快朵颐惯了，早
已不屑这种吃法。 不过于我而言，每每吃鱼，
总还会想起小时候吃鱼的情景来。

想想，那碗鱼冻子，是一份被稀释了的
生活标本，更是一份被升华了的情感记忆！

（（作作者者供供职职于于中中储储粮粮国国家家粮粮库库））


